
第六节 韦昭避难徙延陵 宗亲支脉遍江南

延陵古邑，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江苏省丹阳市历史文化名镇。季札、包咸、

韦昭与传说人物董永并称“延陵四贤”。《丹阳县志·乡贤祠》载“汉·包咸，吴·韦

昭”均列乡贤祠。贤者，德才兼备的人。这里要介绍的是三国著名史学家韦昭及延陵

韦氏。

韦昭是三国时期东吴一位才华横溢的名士，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一

生著述颇丰，计有《吴书》、《国语注》、《孝经注》、《洞历记》、《汉书音义》、《杂问难》、

《博弈论》、《官职训》、《辩释名》以及诗歌《吴鼓吹曲》十二首等。因此备受后世推

崇，唐玄宗尊之为“先儒之领袖”。他被江苏丹阳韦氏宗族奉为“延陵韦氏一世”始祖。

韦昭本是京兆人氏，郡望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为何成了相距千山万水的丹阳

韦氏宗族的始祖？这得从头说起。

据《延陵韦氏家乘》记载，韦氏发祥于京兆郡（陕西省长安县），东汉后期，京兆

人韦著（乃西汉丞相韦贤的七世孙）因淡泊名利，为避汉桓帝的征召，遂四处游历，

后定居今丹阳延陵，成为丹阳韦氏始迁祖。韦著之孙韦昭（204-273 年），字弘嗣，因

避司马昭讳更名曜。他自小聪明好学，博闻强记，年出 10 岁，博览群书，极富历史和

文学天赋。他文精书妙，弱冠之年，就已是东吴一位才华横溢的名士。

东吴孙权称帝，韦昭被征召入幕，派任西安令。不久，调入京师，担任尚书郎和

太子中庶子等要职。会稽王孙亮为帝时，韦昭升迁太史令，撰写《吴书》。景帝孙休执

政，韦昭更晋任中书郎，博士祭酒，命其“校定众书”。

末帝孙皓即位，韦昭荣极一时，擢升中书仆射、侍中（丞相级官员），尝领左国史，

封爵“高陵亭侯”。他没有想到，荣耀的对立面是衰败，更没有想到，一着阴谋正悄悄

地向他袭来。末帝孙皓自即位后，就有将其父废太子孙和立“纪”的筹谋，奈何史官

韦昭秉性耿直，是一位“愿直不弯”的官员，所以就采取“升官封爵”的手段来引诱

他，以达到自己的欲望。孙皓看看时机成熟，遂向韦昭提出“为父立纪”的要求。韦

昭抗旨不从，说：“文帝（死后追封）没有登上帝位，只宜立传，不能作纪。”
[1]
末帝

孙皓碰了钉子，“渐见责怒”，怒恨交加，决定惩诫这不识抬举的“老贼”
[2]
。韦昭

自从得罪了这位暴君之后，预知将会遭贬（降职）。他“自陈衰老，求去侍、史二官”，

恳请皇上让他专心致志地著述，孙皓不准
[2]
。韦昭积忧成疾，日以医药调理。末帝又设

宫廷宴，韦昭奏请求免。

然而孙皓是一位昏庸无能、刚愎自用、荒淫无度、喜爱阿谀奉承的君主，因此一

些“小人”就千方百计投其所好，以争宠爱。一日，东宫侍从蔡颖上殿进奏“祥瑞”

之言。孙皓问他“何乃祥瑞？”他即说，在京师黄考家长有“鬼目草”，诠释为“‘芝



草’”也，是皇上治世吉祥的象征。”又说，“吴平家突见一株消灾降福的‘平虑’草，”

谓“东吴歌舞升平的盛世”到了，要求孙皓降旨普天同庆。孙皓闻之喜甚，转而问韦

昭：“卿意如何？”韦昭却微微一笑，据实奏答：“此人家筐箧中物耳。”言下之意，这

只是百姓家中最常见的东西，不足为罕，何以劳民伤财举国欢庆呢？孙皓听了非常扫

兴。

孙皓嗜酒成性，每宴必醉，且态度骄横傲慢。席中要求每个入宴朝臣，不论酒量

大小，一律要喝 7 升才算达标，哪怕平时滴酒不沾，也要喝得杯干酒净。因韦昭酒量

很小，当初孙皓想为其父作“纪”，所以常网开一面，允许韦昭以茶代酒。自从忠言劝

谏后，孙皓则一反常态，对韦昭“更见逼强，辄以为罪”，每次筵席上，都逼迫韦昭喝

得酩酊大醉，苦不堪言。

孙皓还有一个恶习，就是席间要心腹出题戏谑朝臣，以揭他人隐私取乐。若有人

稍有不慎，犯了忌讳，轻则囚牢，重则斩首。因此，多数朝臣都顺应帝意，惟独韦昭

我行我素，凡他出题，总是围着经史上的典故给群臣猜答，没有顺着孙皓的旨意揭人

隐私。这就惹恼了孙皓，“以为不承用诏命，意不忠尽，遂积前后嫌忿，收曜付狱”
[2]
。

时在吴凤凰二年（273 年）二月十九日，韦昭被收缚下狱。

当时韦昭正在编撰《吴书》，这是他晚年全身心投入的史书工作，而今遭此横祸，

无比痛心。他说：“杀头不可怕，《吴书》勿夭折。”所以他忍痛上书说：“昔见世间有

古历注，其所记载既多虚无，在书籍者亦复错谬”，我经“寻按传记，考合异同”，进

行筛选，撰写了《洞记》、《官职训》及《辩释名》，上交朝廷，以此求免，从而完成《吴

书》的撰写。然而，韦昭的一番苦心，却感动不了孙皓。孙皓随便翻翻数页之后，“更

怪其书之垢故”，怒以责难韦昭，不予赦免其“一等之罪”
[3]
。

为救韦昭，与韦昭深交的东吴中书丞华覈（武进人氏），见帝责诘，便冒死进谏。

恳请皇上能像汉武帝一样赦免司马迁那样赦免韦昭，让他“为终身徒，使成书业，永

足传示，垂之百世”
[2]
。

此时韦昭已是七旬老翁，本已余日不多，但孙皓对华覈谏言充耳不闻。就在华覈

上书不久，孙皓下旨，处死韦昭。

韦昭历仕东吴四帝，可谓是“孙吴元老”。他自知年事已高，唯有日以继夜地写书，

来报答国家和社会对他的栽培。他是我国古代史上从事史书编纂时间最长的史学家这
[2]
。

韦昭之子韦隆，生于黄武四年（225 年），配西门丁氏。韦昭羁狱，子孙日夜不安。

其子韦隆，已接近“知天命”之年，其孙韦德，参军在外。为防株连家族地，韦隆从

大处着想，作了最坏的打算。当韦昭被处死的噩耗传来后，他不敢去京城建业（今南

京市）收尸，只得草草地在东溪（今金坛县界）岸旁，修筑了一座韦昭衣冠墓，哭拜



一番后，全家迁徙他乡，隐居避祸。待京城诏书“徙韦家于湖南零陵”到达时，韦家

已人去屋空，不知去向。

公元 280 年，吴亡，暴君孙皓被徙迁至晋国都城洛阳。韦家就在延陵附近避难，

当听到吴亡的消息后，全家复回延陵故居。紧接着，韦家人又去建业，殡殓韦昭骸骨，

奉迎回家。选择风水宝地和良辰吉日大办丧事，在辰溪之西，九女墩下，重修韦昭之

墓。丞相陵凯为之撰《吴中书仆射高陵亭侯韦公曜之墓》碑，立在坟前至今已 17 个世

纪。韦昭后代子孙世居延陵，繁衍生息，没有离开过这片灵秀之地，立祖之地

韦昭生前为官时，曾在延陵的东街建造了一座府邸。唐玄宗在他的御制《孝经序》

中，又曾把韦昭尊为“先儒之领袖”。这样，历史上首先把韦昭“从祀于孔圣庙庭”，

后来有朝廷敕文，把他延陵的旧宅改建成韦昭的贤祠。

在若干朝代中，韦昭贤祠是天下读书人、尤其是那些骚人墨客常来瞻仰祭祀的地

方。很多年的春秋两祭，附近的府县官员，也专门来到祠内，隆重祭祀，顶礼膜拜。

延陵九女墩有一则动人的故事。韦昭父子先后归葬于此，后裔子孙也埋葬于此，

因而被称之“韦氏祖茔之地”。历两晋、南北朝、隋唐、北宋千百年，韦氏后裔没有忘

记祖宗，年年清明、秋分都上坟扫墓祭祀。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 年），延陵豪强

大族王姓欲霸占九女墩周围土地，夷平韦氏祖茔。韦氏宗族心急如焚，最后商议决定，

上书县衙，以求官府支持正义。韦氏三十三世孙韦晰，呈状丹阳县衙。当时地方绅士

刘宰正在县衙与知县品茶聊天，见状后，气愤地说：“光天化日之下，岂容豪强欺压良

民！”刘宰随即对县令说：“这事就交给我办吧。”刘宰，金坛人，进士出生，做过县令，

晚年寓居丹阳，喜做善事，曾重建贤桥，被丹阳百姓尊奉为“贤人”。刘宰写了一篇颂

扬韦昭的文章，由县衙派差役去延陵，张贴在韦晰家大门旁的墙壁上。韦昭的道德才

华，哄动延陵。豪门王氏见而生畏，遂停止圈地平坟的计划，风波平息。之后，韦氏

后裔将刘宰的这篇文章镌刻在石碑上，世人称之“昭公碑”。

到了明朝，丹阳城内城外，到处都在建造祠庙，新北门的丁公祠、麻巷门的鲍公

祠、沈家桥北的萧公祠……丹阳知县旷鸣鸾欲在延陵镇修建“韦昭贤祠”，苦于经费短

缺。韦昭 49 世孙韦学闻讯后，主动与县衙接头与商议，承接建祠一事。万历三十七年

（1609 年）三月廿九，韦学将“拟建韦昭贤祠”的申请呈送丹阳县署审批。批准用地

三亩二分，免征钱粮。万历四十年仲冬初一，韦昭贤祠竣工，历时三年。

韦昭贤祠，简称“韦昭祠”，俗称“韦公庙”。位于延陵镇东街，坐北朝南，三进

九间。祠门外有韦学所立《重建韦昭贤祠记》石碑，第一进天井内东有“韦昭井”，西

有刘宰所书“昭公碑”。第二进天井内有丹阳知县旷鸣鸾所书《重建先贤韦公祠记》石

碑。第二进为正堂，供奉韦昭画像，东侧挂有镇江府知府霍镇方暨同知、通判、推官

共同送的“后汉名贤”堂匾，西侧挂有丹阳县知县旷鸣鸾暨县丞、主簿、典史共同送



的“先儒领袖”匾额。其次是韦氏亲友送的“名贤世第”、“千古名儒”、“先儒正宗”、

“杰士光先”等堂匾。其时，丹阳知县带了大批官员亲临延陵镇，参加韦昭贤祠落成

庆典及祭祀活动，知县致词，并助俸银。从此，每年春秋二祭都有县衙官员前来延陵

参加祭祀活动。抗日战争时期，练湖后东岗韦昭后代子孙韦永义曾先后两次来贤祠拜

谒凭吊先祖祠、墓，在延陵传为佳话。

韦氏宗族自落户延陵后，历一千八百余年绵延繁衍，人丁兴旺，枝叶繁盛。新近

发现的《延陵韦氏家乘》编修于 1948 年，共 22 册，谱中详细记载了延陵韦氏的发展

衍变，同时保存了大量关于韦昭和韦昭祠的图文资料，对于研究韦昭延陵地区历史文

化有着重要的价值。据《延陵韦氏家乘》记载，延陵韦氏人丁兴旺，主要定居在丹阳

和金坛、丹徒、句容等地，至 1948 年已经繁衍了 63 代。

总而言之，韦昭自小至老勤学而不倦，博览群书，有记述之才。他留给后人丰富

的文化遗产。他诗作被邑人刘会恩编入《曲阿诗综》，所撰《吴书》五十五卷，为晋代

陈寿编撰《三国志》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韦昭不但沉迷于写作，更值得人们学习

的是“持正”，宁折不弯的坚持真理精神，维护《吴书》的真实。

--------------------------

[1]《资治通鉴》。

[2]《三国志》卷六十五《吴书》二十韦曜传。

[3]以上引文均见《三国志》卷六十五《吴书》二十韦曜传。


